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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道教与地方社会互动
———以杭州玉皇山福星观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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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真丛林杭州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道教整体衰微的背景下逆势而上，名满江南。这
与几代高道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其顺应时代要求，加强与地方社会互动。这主
要表现在：借用政府、乡绅之力重建宫观；致力于公益慈善事业增强影响；通过斋醮与进香活动扩
大信众基础等。这在传统宗教失去上层社会支持而走向民间的趋势下为道教的发展拓宽了道
路，开辟其生存和繁荣的新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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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界一般认为近代道教发展的趋势是“世俗
化”①和“民间化”②，但是采取什么途径，对道教产

生怎样影响等目前只有有限地探索③。近代玉皇
山福星观发展的历史正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位
于浙江杭州市西湖西南玉皇山山顶的福星观，是近
代江南著名全真十方丛林，对近代江南乃至全国道
教发展都有着重要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后福星观
在高道蒋永林、地方政府、乡绅的共同努力下得到
“复兴”，后又在民国高道李理山带领下达到全盛，

闻名全国。在近代全国道教整体衰微的形式下，玉
皇山福星观逆势而上。这一方面归功于玉皇山福
星观教团本身的努力，另外更重要的是教团加强与
地方社会互动，为道教发展寻找到更广阔的空间。

本文从福星观的重建、慈善、斋醮和进香活动等方
面寻找玉皇山福星观兴盛的原因，论述近代道教宫
观与地方社会互动，探讨近代道教“世俗化”和“民
间化”的路径。

一、同光年间蒋永林与地方政府、
乡绅的互动

　　蒋永林，传戒法号蒋圆林，道号玄晶子，又号四

为，别号长青子④。浙江省金华府东阳县人，丁亥

年（１８２７）六月初七日亥时生⑤。幼即好道，父母为
之授室，不愿而避入普陀山，后在天台山崇道观出

家，同治三年（１８６４）由天台至杭州玉皇山结茅而
居，为复兴福星观的关键人物⑥。辛巳岁（１８８１）到
北京白云观受戒于孟永才律师，受戒字辈为“圆”，

为龙门正宗第十九代传戒律师，光绪二十二年
（１８９６）羽化⑦。

太平天国运动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信仰一
神的“皇上帝”，排斥儒释道等“邪神”，不仅对清王
朝的统治造成巨大冲击，对传统宗教更是一场劫
难⑧。杭城两次被太平军攻陷，玉皇山一带均是战

场，废墟一片⑨。战后蒋永林来杭，在玉皇山颓垣
瓦砾中结茅而居，幸遇乡绅卓炳森等人。光绪《玉
皇山庙志》记载了这次会面：“森由粤返杭，偕世居
长桥之宓君承庆暨李孝廉炳鑫、高广文念曾，登山
而访，已无一存者矣。但见山巅颓垣瓦砾中，有结
茅居者，询为蒋羽士永龄（林），因与席地而谈，告以
前闻旧迹，慨然思为兴复”⑩。偶遇之后，卓炳森与

李煃、高念曾瑏瑡等联名向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濬恳
请复建玉皇山上的七星缸，全文如下：

　　前广东升用县琼山县县丞卓炳森、举人李
煃、候选训导高念曾具禀。

禀为恳请复建七星铁缸以弭火患事。窃
森等因在玉皇山附近寻觅坟茔，见原有镇压杭
城火患之七星铁缸全被毁去，台基亦坍，仅有
《七星缸碑示》、《重修七星缸碑记》，亦均毁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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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将碑石凑合，摹读其文，知以斗星分名其缸，
加以符箓，后有祝辞，满储清水，朔望饬委查
看，并查向有月给斗阁道士挑水辛工，弭灾未
形，意至深远也。被毁后，因斗阁住持无人，致
失禀报。此系阖城所关，原不应森等数人妄
陈，且省城民屋渐次稠密，幸邀福庇，火患少于
曩时，仰见德化所敷，其为民弭患也。原不必
求之五行百家之说，惟思宪台轸念民生，无微
不至，饬令居民门首，家置水缸，用意周挚。森
等既有见闻，不敢壅蔽，谨将碑示、碑记摹录上
呈，合并仰恳逾格垂恩，饬委复建之处，出自宪
裁。森等不谙工程，监造事宜，并求遴委勘估。
森等不敢与闻，合并呈明。除禀府藩宪外，谨
此上禀。瑏瑢

这里需要提及“七星缸”的由来和作用。近代
杭城发展迅速，人口密集，建筑多竹木，火灾“岁必
数发，发必延数里”，伤亡惨重，为城市噩梦瑏瑣。风
水上玉皇山处于杭城西南面离卦的位置，传为“离
火龙”入城。其上在太平天国运动前连同附近的吴
山、凤皇（凰）山等均设有坎石、日月池、七星缸、真
武像等风水上镇压火灾的建筑，其中以玉皇山七星
缸最为著名瑏瑤。
从该篇禀文可知，卓炳森等并未提及重建福星

观等宗教事宜，而是反复强调七星缸在杭城镇压火
灾中的作用，而且杭城战后人口逐渐密集，防范火
灾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为“阖城所关”。补铸七星
缸是“为民弭患”，体现着政府的“德化”，与“宪台轸
念民生，无微不至”的精神相契合。卓炳森等还强
调七星缸的修建和挑水工资花费不多，最后附上乾
隆五十九年（１７９４）《七星缸碑示》和嘉庆二十四年
（１８１９）《重修七星缸碑记》以佐证。
禀文同治八年（１８６９）十一月十七日禀总局，二

十四日得到杨昌濬批复。他首先肯定了卓炳森等
人的观点，然后委托杭州府司狱吴廷康“立即遵照
前往查勘……并估计需用铁斤若干，工价若干，修
理台基需费若干。克日开具细数清折送局，以凭纳
核办理”。吴廷康得到杨昌濬的批示后立马行动，
当年十二月初三瑏瑥就完成调查、制定了修复计划和
清单上报杨昌濬。十二月十六日杨昌濬批示：“核
给钱六百千文，并饬军装局员，拨给荒铁八千四百
斤，以资铸用”瑏瑦。无疑，卓炳森的禀文打动了杨昌
濬等人的心，整个过程不过月余。七星缸在得到地
方政府支持的情况下迅速复建，并由七星缸为纽带
将地方政府、乡绅和宫观紧密联合起来，在之后宫
观复兴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七星缸的重建让卓炳森等人信心大增，随后又
向杨昌濬禀文：“慈云岭等处，应否改建并添设七星
缸、坎卦石，镇海楼添供真武帝像。重申吴山一带
禁令之处”。杨昌濬同治九年（１８７０）三月十一日批
示军需局：“惟正殿尚未建复。兹据各绅士禀请委
勘兴建前来，应仍委署仁和县典史吴廷康该员勘估
禀办……仰祈核实，估计共需工料若干，绘图折各
二分送局，以凭核明详办”。批复虽然大打折扣，但
是玉皇山福星观庙宇（正殿）被纳入了官方资助范
围。杨昌濬同治十年（１８７１）五月廿一日又批示：
“应责成道士常时挑水注满（七星缸），每月朔望委
员查验……兵燹之后，庙宇未修，道士穷窘，无力雇
夫挑水，应由藩库闲款项下，每月给银四两……为
此谕仰该道士蒋永林立即遵照”。而后杭州府仁
和、钱塘二县向杨禀文称：“玉皇山殿宇工程，并非
紧要，现在经费支绌”，希望暂缓建设，而杨昌濬以
“业经批示在案”为由，要求“立即遵照宪批事理”，
可见其对该工程的重视程度瑏瑧。
经过蒋永林、杭城乡绅和地方政府合力，“官为

复建七星铁缸、大殿、二殿、官厅，自复募建南天门
石牌坊、三清殿、三官殿、斗阁、报本堂、客堂、方丈
堂”，玉皇山福星观初具规模瑏瑨。
由上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官员和乡绅在福星观

的“复兴”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本文以杨昌濬、吴廷
康和卓炳森为证对该群体进行详细考察。
时任浙江巡抚的杨昌濬（１８２５－１８９７），字石

泉，号镜涵，别号壶天老人，湖南湘乡人，自幼聪慧，
身材魁梧，臂力过人，二十岁跟随道员罗泽南读书，
前后居官五十余年，历经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仕
途坎坷，三起三落。湘军团练出身，授予训导、教
授，因父亲病重请求回家。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左宗棠
帮办两江军务招杨昌濬复出，任知县加同知、衢州
知府、浙江储运道、浙江布政使、浙江巡抚等职瑏瑩。
时任杭州府司狱吴廷康（１７９９－１８８８），出生于

安徽桐城麻溪西股吴氏瑐瑠大族，字元生，号康甫，又
号赞甫，一做赞府，别号晋斋，晚号茹芝，晚清著名
金石家，书画家。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在浙为官数十
年，有据可考的有同治三年（１８６４）为杭州府司狱、
光绪四年（１８７８）为杭州府税课大使，还曾经任仁和
县典吏等官职。其生前至交，晚清诗人、画家何绍
基回忆说“（吴）廷康落拓一官，濡滞之江”，可见其
仕途并不得志。其女吴珩，字玉卿，擅长画花卉，殉
于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太平军进攻杭州的战乱。吴
廷康精于金石考据，俞樾评价其“嗜古成癖，至老不
衰”，其篆、隶、治印、画等皆擅长，有多幅书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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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世。值得一提的是吴廷康有“砖癖”，辑《幕陶轩
古砖录》等著作。有“好古”之癖的吴廷康，经历战
乱并失去亲人，对太平天国运动中思想上的“异端”
可谓有切肤之痛，杭州光复后，其力图恢复传统精
神文化，支持收集和出版宣扬忠贞的《徐烈妇诗》、
《西湖林公祠志》等书籍，还先后参与重建吴山英公
庙、西湖林公祠、西湖岳王忠武庙等传统官祠瑐瑡。
地方乡绅卓炳森，１８１１年生，字莲生，浙江钱

塘人，出身书吏。咸丰元年（１８５１）由吏员任京山巡
检，任上其惩办恶人，亲捕积匪，排解械斗，尤其是
咸丰四年（１８５４）与邑令华廷杰击败红巾军头目何
六，收复邑城，获得了上司的赏识，授军功顶戴；五
年（１８５６）调石龙县丞。县丞任上，卓炳森致力剿
匪，公正执法，同时邀请地方“正绅”讲学于社学，驱
赶外国传教士，“捐廉倡赈”，支持创建慈善团体“同
善社”赈灾东江大水。咸丰八年（１８５８）为广东番禺
县县丞。咸丰九年（１８５９年）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
期间，受广东巡抚柏贵委派，随同英、法人员请见提
督。同治元年（１８６１）升任知县。期间其还任海丰
知县等，其建敦仁堂，广同善社，筑栖流所，造育婴
堂，崇义勇祠，创惜字会，凡祷雨祈晴，巡河戒杀，无
不竭力为之，同时热心当地宗教事业，有题刻留存。
有诗一卷及《救粤良净》、《刍言纪实》著作，惜轶。瑐瑢

以上可以看出杨昌濬等地方官员和乡绅在基

层任职期间正值清末多事之秋，经历了鸦片战争、
洪杨之乱、红巾军起义等事件。任上他们没有被形
势所迫，消极不为，而是积极应对，仍然希望用传统
的救国方法从军事、教育、慈善等角度努力恢复家
国旧观。面对衰危局面逆势而上，力图拯救社会于
危亡，这是同治中兴中大多数士人的精神支柱。这
也就能解释杨昌濬等人为什么会大力支持恢复在

风水上能够镇压杭城火灾的玉皇山福星观，因为福
星观代表着传统社会官方体恤普通百姓苦难的精

神，杨昌濬等恢复的不仅仅是福星观这个道教宫
观，而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被破坏的传统封建社会
体制。
由此可见，玉皇山福星观在重建过程中首先是

蒋永林自身努力，其次是地方乡绅积极奔走和地方
政府官员支持，其中三者契合点就是七星缸：地方
政府通过七星缸的修复，镇压杭州城火灾，体现其
“为民弭患”的精神；乡绅通过七星缸上禀政府下联
地方，起着沟通作用，展现其“居庙堂之高则忧其
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士人精神；蒋永林把玉
皇山福星观与七星缸紧密地结合起来，携七星缸之
名让玉皇山福星观变成镇压杭城火灾的福观，成功

借地方政府和乡绅之力重建了道观。

二、民国年间福星观的慈善活动

李理山是蒋永林之后玉皇山福星观又一位著

名道教领袖，在其带领下，玉皇山福星观达到全盛。
李理山一度与江西龙虎山天师道第六十三代天师

张恩溥齐名于江南。李理山，号紫东，同治十二年
（１８７３）生，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六年（１９００）在杭
州出家瑐瑣。民国《湖北省长春观乙丑坛登真箓》记
载了一名来自玉皇山的戒子赵宗舫，其“师祖杨至
根，度师李理山名下”，故推断李理山师傅为杨至
根瑐瑤。民国八年（１９１９），李理山被公举为福星观监
院，后升任主持、方丈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瑐瑥。民国
时期的玉皇山福星观已是闻名江南的全真丛林，拥
有雄厚财力和影响力。与蒋永林不同的是，李理山
考虑的是如何在近代社会巨变的背景下从道教整

体的角度出发，重整教风，保持玉皇山福星观自身
发展势头不减，找到一条近代道教发展的新途径。
为此，福星观明显加强与地方社会的互动。

（１）开办小学校
民国八年（１９１９）玉皇山福星观在慈云岭玉皇

宫内开办慈云初级小学校，使用慈云洞天内客堂为
教室和宿舍，有教师二名和学额瑐瑦四十名，膳宿、书
籍、灯火、茶水等费用全部由玉皇山福星观供给，学
校维持五年，一届毕业后因费用问题停办瑐瑧。

（２）三次收容难民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之后，日军相继占领上海、
南京等杭州周边重要城市，于当年１２月２４日在没
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三路进入杭城瑐瑨。玉皇山福
星观虽然免于兵燹，但大量难民涌入杭州，到１９３８
年末局势稍稳时还有１０万人左右瑐瑩。１９３７年杭州
尚未沦陷前，李理山就参与筹备由英籍传教士苏达
立主推的“国际救济会”和“红十字会委员会”，准备
战时慈善工作瑑瑠。在１９３８年杭州沦陷后李理山将
玉皇山福星观庙宇“辟作难胞拖命之所”，先后三次
收容难民：第一次，三千余人；第二次，一千二百余
人；第三次，一千四百余人。因为人数太多，“本观
房屋不敷时，即于本山东南首山腰隙地，暂筑庐舍
以居之”，每天供给两粥，“任其饱食，不加限制，茶
水不断”，还提供衣服和医药等瑑瑡。但是人数众多，
维持渐艰，“为了解决经费紧缺的困难，他派道士吕
宗安到上海武定路，创建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
集蓄香资，送回杭州供山上开支”瑑瑢。难民所在玉
皇山维持一年左右，战事逐渐平静才遣散。
除此之外，玉皇山福星观“每年于夏季，在慈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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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及禹王庙等处备有茶汤，以供行人之渴饮，又备
有中国疹药几种及十滴水与时疫救急等药，以防行
人之猝然感冒与传染者”瑑瑣。

（３）玉皇山周边景区的保护与开发
玉皇山在西湖西南面，山环水抱，亭台楼阁依

山而据，名胜古迹不可胜数，１９８５年“玉皇飞云”更
是被评为新西湖十景。玉皇山及其周边景观能够
如此完整的保存至今，民国年间玉皇山福星观以及
地方乡绅对其的保护与开发功不可没。
民国十二年（１９２３）张巨川勾结王盛麟、冯畅亭

等将玉皇山化名龙岩山，盗卖给上海水泥公司采
石。地方正绅徐宗溥瑑瑤等联名呈请省宪。经浙江
省实业厅厅长详细勘察后认定张巨川等“实有化名
认粮盗卖情事”，最终张巨川等吊销伪证，立案调
查，同时勒石布告：“自示之后，凡玉皇山界内以及
毗连支山，无论公有私有，永远封禁开采”瑑瑥。民国
二十年（１９３１）又有上海侨商以公司名义勾结地方
劣绅希图开山采石，同时试图行贿玉皇山福星观主
持李理山，地方正绅程良驭、高云麟、吴庆坁、杨
复瑑瑦等联名禀请省政府主持公道、保护文物古迹，
几番波折获得省政府支持，同时将保护的范围扩大
到整个玉皇山界内以及毗连支山瑑瑧。在玉皇山福
星观、地方乡绅和政府的合力下玉皇山避免了一场
场灾难，山上的风景和古迹也得以保存。
除了对玉皇山周边地区保护外，福星观还对其

进行良性开发，丰富玉皇山人文景观，为来往信众
提供便利。“紫来洞”，最初为玉皇山山腰七星岩畔
一天然洞穴，民国十九年（１９３０）李理山将其开凿出
二亩大小的“洞天”，冬暖夏凉，可容千百人，为湖上
增一名胜，列为玉皇山十景之一瑑瑨。其后在抗日战
争中，紫来洞宽敞的面积为玉皇山福星观收容难民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瑑瑩。民国三十三年（１９４４）福星
观修建了由阔石板（慈云岭下）沟通禹王亭和黄泥
平路的道路，方便行人往来瑒瑠。
宗教是慈善事业重要的思想根源和组织形式。

“在传统社会，其他组织性社会机制并不发达，政府
的行动能力和公共责任都很小，宗教组织是社会中
很少的能够提供组织性慈善事业的社会机构”瑒瑡。
有着信仰背景的宗教慈善行为是宗教社会功能的

最好表现之一，“此种功德，福利社会甚大”瑒瑢，真正
体现了宗教悲天悯人、利他度世精神。近代传统宗
教在失去上层社会支持的背景下加强服务地方的

社会职能，利于得到广大信众和社会的归依与认
同，能够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
从目前史料看，玉皇山福星观的慈善活动主

要集中在玉皇山周边地区，规模、影响等较弱。
但其能在国难之时举全观之力就济难民，充分体
现其爱国爱教精神，这在近代道教史上的是难能
可贵的。

三、民国年间福星观的斋醮活动

斋醮科仪，俗称“道场”、“法事”，主要指道教祭
祀仪式，通过仪式以祭告神灵，祈求消灾赐福。据
前中国道教协会会长闵智亭回忆，民国时期李理山
每年举办“官学”，聘请当时著名的全真高功法师教
授全真音乐、斋醮、科仪等，可见其对斋醮科仪活动
的重视瑒瑣。史料所见的玉皇山福星观斋醮活动主
要有：

（１）皇经胜会
“《皇经》者，《高上玉皇本行经》也。玉皇乃诸

天之法主，皇经乃万宝之正宗”。“皇经胜会”是玉
皇山民国年间以祭祀玉皇大帝为中心进行的斋醮

活动，其目的是求福禳灾，福国康民。整个活动“以
三年为一愿之圆满。一愿之中，又分三期，周一年
为一期，十年愿者为永远”。除此之外，在每年每月
的初九日（正月初九为玉皇圣诞）举行“帝诞特供”
的斋醮活动。玉皇山福星观自称此斋醮“绵绵不
绝，无论何项罪愈，日久功深，无不解释”。该活动
盛请民众入会，入会的人分天、地、人三愿交纳不同
的“香金”，在第一次斋醮活动圆满后创建功德专
祠，按照入会人员名册供奉长生禄位瑒瑤。

（２）金箓大醮
正统道藏所收杜光庭的《金箓斋启坛仪》称：

“上元金箓，为国主帝王，镇安社稷，保佑生灵，上消
天灾，下禳地祸，制御劫运，宁肃山川，摧伏妖魔，荡
除凶秽”瑒瑥。而民国时期玉皇山福星观的“金箓大
醮”却主要面向普通信众，且次数众多。其“首开赐
福之门，次辟赦罪之路，更创归真之典礼，以觉迷
途”。该活动也“藉结香火之缘”，诚邀广大善士入
会，凡是参加该会的人“率凡延生祈福，超荐先亡，
除均设禄位供奉外，理合给予牒文，阳牒当坛发给，
阴牒随库焚化，余如经功法事，依科奉行”瑒瑦。

（３）祈祷全国平安日道场
该活动由福星观上海分院举办，从１９３９年到

１９４４年至少举办了五届，“择于国历九月廿九日
（农历八月十七日）至国历一月六日（农历十一月廿
七日）圆满，逐日虔诵《道藏》天经，朝礼玉皇宝忏”。
希望通过斋醮“能感召天和，救生者于万劫之中，慰
死者于九泉之下”。同时该斋醮活动举办多场，也
向民众募集善款瑒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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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祈祷世界和平大醮
该活动由福星观上海分院举行，从１９３９年到

１９４４年至少举办了五届，李理山认为道教慈悲为
念，国内已经通过“祈祷全国平安日道场”斋醮活动
获得祈祷，但未及全球，所以发起“祈祷世界太平大
醮”。该活动“谨择于国历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十
七日）开经，至九月十八日（八初九日）圆满。虔诵
〈道藏〉天经，朝礼玉皇宝忏。每隔九日，设放萨祖
洪文炼度一堂”，希望能“拯救生者浩劫，超度死者
幽魂”。该活动也向中外善信募集资金瑒瑨。

（５）其他小型斋醮活动
除了大型的斋醮活动，玉皇山福星观也有针对

个人而举行的小型斋醮活动。民国时期俄国人顾
彼得的游记里记载了玉皇山福星观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针对个人的两起小型斋醮活动。一起为“亡人祈
祷的仪式”：７月来自上海的香客一行三人，梁先
生、其母亲和妻子，傍晚到达玉皇山福星观，他们是
在朋友的推荐下上山，即过来避暑，也过来敬香。
李理山首先在大殿接待他们，详细交谈，梁先生介
绍说其母亲是一位虔诚的信徒，其父亲已亡三年，
然后李理山晚上专门为其父亲做了一场祈求安息

的仪式，仪式很简短，但梁先生的母亲很满意瑒瑩。
还有一场仪式是：上海的商人长子生命危在旦

夕，医治无效，其家人打电报给玉皇山福星观，玉皇
山福星观道士在庙里为这位危重病人点了一盏油

灯，并且由人通宵看守，第二天得到上海商人回电
报称，病有所好转瑓瑠。

《杭州玉皇山志》上说“本观历届所办斋醮，均
为国家、为地方、为人民而设”，实际情况确实是如
此瑓瑡。从材料上看，大型的斋醮活动主要目的是为
世界、国家和民族祈祷，体现的是玉皇山福星观为
国为民服务的精神。但失去国家、上层社会支持的
大型斋醮活动耗资巨大，将斋醮对国家“福国”的功
能与普通民众“驱祸”的意愿结合起来，更能获得广
大地方普通信众支持，得到更多善款。而针对个人
小型的斋醮活动更能体现玉皇山福星观为民服务

的精神。由于史料缺乏，我们不清楚玉皇山福星观
具体经济情况，但可以确定的是由普通民众集腋成
裘，支撑起来的大型斋醮活动成为宫观宗教活动很
重要的一部分。
从目前的史料来看，玉皇山福星观的斋醮活动

很多是针对上海信众而设，这与上海经济发达，民
众慷慨有很大关系。玉皇山福星观上海分院的设
立就是为了募集善款。这也可以看出，在失去上层
社会支持的情况下，宫观必须到普通信众中去寻找

生存的土壤。

四、民国年间福星观的进香活动

以西湖周边寺院宫观为主形成的杭州进香是

明清以来全国非常重要的大范围朝山进香活动之

一，以此为中心形成了大规模的庙会、香市等活
动瑓瑢。对玉皇山福星观的进香全年均有，其中最重
要的是“玉皇圣诞进香”活动，主要分为玉皇山福星
观举行的为纪念“玉皇大帝”生日的宗教活动和以
宗教活动为中心形成的庙会两部分。
传说农历正月初九为玉皇大帝生日，而且正逢

西湖香市，固玉皇山上游人如织。民国前玉皇山福
星观“玉皇圣诞进香”在正月初九玉皇大帝生日这
一天，但民国后改为正月初八，提前一天瑓瑣。提前
的原因主要是民国之后政府认为以进香活动为中

心的庙会有伤社会风气，影响地方治安，准备取缔，
但鉴于社会压力对普通烧香活动给予保护，不过
“朝审（庙会）不准举行”，所以玉皇山福星观采取了
变通手法，初八庙会、初九上香，而从材料上看，普
通民众明显无法准确区分上香与庙会活动的区别，
固在初八庙会时也上香，久之形成习俗瑓瑤。但玉皇
山福星观纪念“玉皇圣诞”的宗教活动还是主要放
在了初九这一天。可见，失去政府支持的民国道教
生存之艰难。
民国时期之江大学教师队克勋跟随着进香队

伍，以一个上香者的视角完整地记录了玉皇山福星
观正月初八的活动，大致过程如下：
先攀登玉皇山的石阶到达福星观，在道观内院

落里可以看见各种小贩兜售食物、蜡烛、焚香和纸
钱。首先是前殿，香客把蜡烛和焚香放在玄天上帝
的面前；第二是主殿也是最重要的大罗宝殿，为玉
皇上帝（玉皇大帝）祝寿，贡献贡品；然后是侧殿，供
奉的是老子、马鸣、九天后母、南极仙翁、眼光圣母
菩萨和送子观音像。最后是后殿，供奉的是斗母
（星斗之母）。香客要逐一拜完各路菩萨，并奉上自
己的贡品。有一些进香者还会在人群边缘上的桌
子旁边，一边念经，一边忙碌地折叠着功德钱，或聚
在水坑前，用寺庙里的仙水来洗眼睛，以治愈疾病
或预防疾病。福星观的道士们在早上十点和下午
两点会专门做两次法事，整个仪式一般都要重复一
两次。福星观的法事结束后，从外面来的香客们便
接着开始他们各自崇拜玉皇上帝的仪式，其中有许
多香客是远道而来的。有些香客会在福星观的客
房里过夜，并且为晚上或第二天黎明的法事付钱，
或是替自己赎罪，或是为死去的亲戚超度，或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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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第二天，他们又会踏上那漫长而累人的
归程瑓瑥。
正月初九为玉皇大帝圣诞，玉皇山福星观会举

行名为“帝诞特供”的宗教活动，依科祈祷，镶灾弥
患，福国康民瑓瑦。是日“山观典礼，固极隆重”，来自
全国各地的香客云集瑓瑧。
除此之外，夏季也是玉皇山福星观进香较为集

中的时间。主要是迎接杭州、上海等地到西湖避暑
和游玩的香客。近代杭州逐渐转变为一座旅游城
市，而成为上海的“后花园”。大量的香客既来避暑
旅游又来进香祈福，玉皇山福星观也适应这一趋势
在福星观内开设“精舍”，提供斋饭等帮助进香者休
息，将旅游与宗教活动结合起来。瑓瑨

通过进香活动，玉皇山福星观不仅进一步与地
方民众互动，扩大信众基础；更重要的是宣传了自
身宗教事迹和理念，这能让玉皇山福星观获得更多
普通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天一池的修建就是很好的
例子：

　　 民国李理山天一池并跋

玉皇山为杭县诸山之祖，关乎全城之休咎
者甚多……民国丁卯夏，管华恭裕夫人来山进
香，见山上水源缺乏，以为影响于杭城之火灾
匪轻，乃慨捐巨款，建筑此池。越三载而工竣，
名曰“天一池”，盖取“天一生水”之义也。杭城
人烟稠密，回禄频遭，虽有七星缸之设，而位置
既低，范围亦小，以致收效未宏，识者憾焉。今
得斯池，以辅助七星缸功用之所不及，从此原
（源）泉混混，四境永宁。夫人之嘉惠吾杭，功
德甚伟，询堪与李（卫）、杨（昌濬）诸公并传不
朽矣。瑓瑩

可见，天一池获得资助修建的契机就是进香活
动。善士通过进香了解福星观在风水上镇压杭州
城火灾的作用和历史上杭州地方人士对其的支持。
这使玉皇山福星观获得更多善士们的理解和支持，
得到更多的援助。

五、结语

以上可以看出，玉皇山福星观在近代的崛起首
先是得益于福星观自身教团的努力，其次是加强了
与地方社会互动：借用政府、乡绅之力重建宫观；致
力于公益慈善事业扩大社会影响；通过斋醮与进香
活动扩大信众基础等。而与地方社会互动的关键
是其积极介入社会生活，为普通信众服务，与国家
同命运，与社会共呼吸。
近代，失去上层社会支持的道教逐渐下沉，一

般认为这是道教衰败的标志，但通过对玉皇山福星
观个案研究可以看出，道教在近代与地方社会互动
中寻找到生存和发展的新土壤。道教的“世俗化”
和“民间化”只是意味着道教在社会上层的“衰落”，
而在地方社会中道教逐渐繁荣，并对地方社会生活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刘固盛指出：“佛教自元、明、
清以来不断趋于沉寂，到近代却出现了复兴的势
头。至于土生土长的道教，总体来说处于衰落的局
面，但仍然在困境中寻找生存与变革的机会”瑔瑠。
加强宗教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强化为社会服务的功
能就是道教在困境中变革的一种方式。正如《杭州
玉皇山志》中所说：“非徒习科仪之形式、诵经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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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社会服务的意识和作用。

（感谢刘迅、韩松涛在收集文献资料上的帮助。
同时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修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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